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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留一抹“工业乡愁”

工业遗产：
像一枚枚“历史足迹”

在世界上众多的文化遗产类型中，“工业遗产”是一个年轻的类
型。它通常指 18世纪以来，以采用钢铁等新材料、煤炭和石油等新能
源、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工业革命后的工业遗存。1978年，国际工
业遗产保护委员会成立，2003年7月通过了用于保护工业遗产的国际准
则——《塔吉尔宪章》，工业遗产保护逐渐成为国际共识。

目前，相当数量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生产线、重要典型装备和
建筑已被拆除或改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工业文化载体断层。还有大
批工业遗产给城市发展让路的同时，部分工业遗产因开发用途等问题
难以达成一致，老厂区长期闲置，陷入不保护也没开发的窘境。

那么，如何将记录工业化进程重要信息、承载行业和城市的历史记
忆和文化积淀的工业遗产加以保护利用，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2017年 8月 9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国
家工业遗产认定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文件指出，工业遗产是工业文
化的重要载体，记录了中国工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信息，见证了国家
和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开展国家工业遗产认定，有利于抢救一批濒危
工业文化资源。如今，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工作已经成为了“规定动作”，
2017年至今，工信部已先后发布了五批共195项国家工业遗产名录。

我国各地的工业遗产像一枚枚“历史足迹”，记录着我国工业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大跨越。截至目前我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仅
次于意大利，雄踞世界第二。但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评出的1154
处世界遗产中，我国的工业遗产入选数量为零。

目前，我国国内的工业遗产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在全球范围
内，我国无一处工业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导致以工业遗产为重要载
体的中国工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失语”。面对这样的现状，我国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里明确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工业文化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经
过五年的努力，工业文化支撑体系要基本完善，并将价值突出的中国工
业遗产推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锈迹变“秀”：
陕西擂响保护城市文脉大鼓

陕西省是我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集聚地之一。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陕西民族工业开始起步。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中期，
国家在陕西建设了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项目和基地，其中“一
五”时期由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建的 156项国家重点项目有 25项落户
陕西省。“三线建设”时期和其他各个时期的“五年计划”所建设的军
工、精密仪器设备、机床、机械加工、电力电缆、纺织、化工、石油管线、
航空等一批国家级重点项目。这些企业为陕西乃至全国工业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蒸汽机车的阵阵鸣笛、酿酒作坊的浓郁酒香、炼铁高炉的烈焰
闪烁……这些承载几代人的青春、奋斗与奉献的工业遗产，承载

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的背景下，陕西如
何将城市里的工业遗存转化为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休闲消费等新
型空间载体呢？

陕西在重塑工业遗产过程中，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的建筑风格成为
许多文创园区的共同选择。对一些老厂房在保留原有厂区工业肌理
和气质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设计观念，结合地域特色为工业遗产注入
新的时代内涵。对一些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型城市积极转型，利用
独特的建筑厂房、设施设备、生产工艺等开发观光项目，实现了新旧动
能转化。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融入当下，将“工业锈带”
转变为美好的“生活秀带”。

2017-2020年，工信部先后公布了四批次国家工业遗产名单，陕西
已有7个项目入选。今年，西安电影制片厂、陕西西凤酒厂两处的入选，
对各自领域入选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形成了补充。

1952年，陕西西凤酒在全国第一届评酒会上与贵州茅台酒，山西汾
酒，四川泸州曲酒一起被评为“四大名酒”，业界把它们称为“老四大”。
其中，茅台酒酿酒作坊和泸州老窖窖池群以及酿酒作坊于 2018年入选
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杏花村汾酒老作坊及传统酿造区也于去年入选
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此次，陕西西凤酒厂入选，标志着“四大名酒”诞
生的工业遗产在国家层面聚齐。

西安电影制片厂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具规模、保存最完整的电影制
片厂厂区之一，成为中国最美的影视创作基地。在前四批国家工业遗
产里，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入选。本次，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入选，是我
国又一家老牌电影制片厂的工业遗产获得国家殊荣，也成为西安市首
个国家工业遗产项目。

早在 2008年时，陕西列入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
产仅有位于延长县的“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在全国保护利用工业遗
产的热潮中，2008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陕西省工业遗产普
查工作方案》，开展全省的工业遗产普查。今年，《陕西省工业遗产调查
及保护实践》出版，收录了 96处陕西工业遗产信息，分布于汉中、宝鸡、
渭南、铜川、商洛、榆林、安康、西安及咸阳地区。截至2020年，已有18处
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至七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 9月，西安市政府下发了《西安市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打造
“生活秀带”工作方案》。提出 2022年底前，西安市将建立工业遗产清
单。并吸引社会资本对工业遗产进行开发利用，把闲置和废弃的工业
遗产转变为开放展览馆、文化艺术中心、生活剧场等产业发展转型和城
市发展更新的资源，实现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同步推进。

从中国工业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印迹，一段社会经
济发展史，一部不屈民族浴血奋战的纪实，一曲工人阶级发愤图强的
凯歌……当下，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当炼钢的锤声渐渐远去，熔炉
的烈焰慢慢熄灭，一座座巨大的烟囱告别晨钟暮鼓时，陕西的一大批
工厂将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消失。如何保存这些反映时代特征、记录
人类活动信息的工业遗存，成为了必须着力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一
个沉重的课题。 □李炘弋 李为涵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第五批国家工业

遗产名单，全国共有 31 处工业遗产上榜，西安电影

制片厂、陕西西凤酒厂两处“陕籍”工业遗产入选。

老作坊、老设备、旧厂房……随着城市更新的进

程，这些工业遗产正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破败流

离，逐渐成为老旧过时的代名词。作为行业和城市

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的载体，如何有效地保护和

拯救工业遗产，如今已成为全国性的热门课题，几

乎每一个城市，都为工业遗产的保护而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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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大院的那些事儿
“八大怪”和“十大怪”并存

陕西民俗究竟有几怪？

如果要想全面了解陕西文化，了解民俗
当然必不可少。陕西的民俗可说是不胜枚举，
特别是“陕西八大怪”。大多数人都知道“八大
怪”，那么陕西究竟是“八大怪”还是“十大怪”？

“八大怪”和“十大怪”并存
先说大家熟悉的“八大怪”。面条像裤

带：一根面宽可达二三寸，长度则在 1米上
下，厚度与硬币差不多；碗盆难分开：陕西
人吃饭，喜欢用直径近 1尺的白瓷青花大
碗，本地人称为“老碗”。这种碗比小盆还
大，所以往往碗盆难分；帕帕头上戴：在关
中农村经常能看到一些戴白羊肚毛巾的老
汉及头上戴着（顶着）一块黑色或白色帕帕
（手帕）的老年妇女；唱戏吼起来：唱戏指秦
腔，其特点是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尤其是
花脸的演唱，更是扯开嗓子大声吼；辣子是
道菜：陕西“油泼辣子”是一道正经八百的
菜肴；锅盔像锅盖：做锅盔面要和得很硬，
要借用木杠来压揉，然后放在直径 2尺以
上的大锅中慢慢烤制而成；房子半边盖：一
般的房子房顶为“人”字形，可是陕西的房
子却是人字的一撇。据说因为陕西干旱少
雨，所以这一边盖的房子能让雨水全部流

到自家田地里；不坐蹲起来：关中的男子
们一日三餐喜欢蹲在一起开“老碗会”。

而所谓的“十大怪”，和“八大怪”相比
则是增加了，姑娘不对外：据说关中地区
土地肥沃，所以极少有人为生存而奔波于
他乡异地，久而久之就连姑娘也不远嫁他
乡；睡觉枕石块：陕西人不喜欢柔软的枕
头，而选择木制的枕头和石制的枕头，这是
和陕西人憨直的秉性分不开的。
“八大怪”和“十大怪”,哪种说法最准确？
“八大怪和十大怪的说法，到底哪种

说法最准确？”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
专家说：“其实没必要追究哪个正确，无论
八大怪还是十大怪，都很难概括陕西民
俗，八大怪的称法及内容，只是陕西人约
定俗成的。随着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十怪
只是对八怪的补充，将来甚至会出现百
怪。无论哪种称法，都很好地宣传了陕西
民俗，大家也能很好了解陕西文化。”

当然对于用“怪”概括民俗，专家表示，
陕西人性格豪爽，生活习惯与众不同，产生
了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我觉得‘怪’的提
法并不好，很可能使外地人认为，陕西这个
地方到处都是怪，很可能会产生误解，这种
说法该换换了。”

专家还和我们还谈了更多有关陕西和
西安的民间文化。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陕西共有
24个项目位列其中。最后，专家表示：“每
种民俗的产生和发展，有特定经济文化环
境。某种民俗消亡也属正常。所以，陕西人
要多了解我们自己
的历史文化，做好传
承是我们的责任。”

□杜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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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京召开的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会议开幕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
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希
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对此，曾出席首次文代会的
贺敬之老人深有感触。他深情地
说：“我是吃延安的小米，喝延河
水成长起来的，是延安人民培养了
我。”言语中流露出对第二故乡人
民的感念。至今，贺敬之家里的书
架上仍挂着一块小手绢，那是一件
旅游纪念品，手绢上印的是延安
宝塔山。

1940年 4月，不满 16岁的贺敬
之与三位同学相约到延安投考鲁
迅艺术学院。“我不知道当时的想
法怎么那么强烈，走，到延安去，一
定要到延安去！”

奔赴延安途中，贺敬之写下了
组诗《跃进》：“黑色的森林/漫天的
大幕/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
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
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前方……”

到延安后，贺敬之吃到了人生
中第一顿饱饭，感觉一切都是新
的，“尽管生活比较艰苦，学习也
比较紧张，可总觉得充实，有使不
完的劲”。

1942年 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
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重要
讲话。座谈会后，毛泽东又到鲁艺
做了一个演讲。“毛主席站在篮球
场中央，身穿带补丁的旧军装，脚
穿与战士一样的布鞋，面前摆放着
一张小桌，开始对鲁艺师生讲
话。”谈到这个话题，贺敬之的思
绪仿佛又飘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
年代，“我搬个小马扎坐在人群第
一排，离毛主席很近。”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贺敬之对
“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
系统的认识，而“文艺为什么人”
的问题让他感触最深。接着，他
下农村，进部队，如饥似渴地吸吮
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的
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进行
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大生产运动期
间，贺敬之被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热
情深深感动，仅用一天时间便写出了脍
炙人口的《南泥湾》的歌词，深深地鼓舞
了抗战中的全国军民。

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关于“白毛
仙姑”的传说传到了延安。鲁艺打算将其
创作成剧目，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让当时才
20岁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我太年轻了，
当时不太敢接受这活儿，担心写不好。”

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或许白毛女故事的有些情节与
个人的身世契合，在执笔写《白毛女》剧
本的时候，他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
起，喜儿的悲惨命运变成密密麻麻的汉
字挤在他的稿纸上。贺敬之每写完一
幕，作曲就开始谱曲，接着导演和演员试
排试演。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的贺
敬之累倒了，住进医院。丁毅接过笔杆，
写完了最后一幕“斗争会”。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
首演时，正值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周
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都来了。
贺敬之对首演时的盛况记忆犹新：“演出
时，我负责拉大幕，演到高潮，喜儿被救
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中央领导
人和观众一起起立鼓掌，现场哭声
一片。”

《白毛女》把西方歌剧艺术与
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融合，在歌剧中
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被誉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当
年，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着
《白毛女》中的《北风吹》《扎红头绳
儿》等经典唱段的旋律。后来，歌
剧《白毛女》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
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影响了几
代人。如今再次谈及《白毛女》，贺
敬之总是反复强调那是“集体创
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

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多次回
到第二故乡延安。1956年 3月，贺
敬之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
人造林大会。为了抒发当时的心
情，他用信天游的方式写下长诗
《回延安》，一边流泪写一边吟唱，
一夜无眠。后来，《回延安》传遍大
江南北。1982年冬，贺敬之第二次
回延安，看到延安拨乱反正后的
新气象，心里甚是激动，创作出新
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
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
一饮更清凉。”

除了上述诗歌，他还创作出《又回南
泥湾》《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
歌》《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
的窗口》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反映了
人民心声，又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在读
者中引起强烈共鸣。

从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后，贺敬之转以短小的旧体诗抒发自己抚
今追昔之思、忧国忧民之情，并整理出版
了《贺敬之诗选》《贺敬之诗书集》《贺敬之
文集》。他的诗歌从广阔的角度反映了时
代生活的重大问题，以敏锐的目光去抓取
时代的强音，而不去咏唱那些与时代大潮
无关的小悲伤、小欢喜。

1949年 7月，25岁的贺敬之参加首次
文代会。那次会议，把旧社会很多人瞧不
起的艺人看作人民艺术家。从此，在中国
这片土地上，文艺工作者的地位越来越高，
待遇越来越好。不过，近些年其中一些人忘
记了初心使命，离人民越来越远。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
向文艺工作者发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的号召。97岁的贺敬之老人，希
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将这殷殷嘱托听得进
去、记在心头，在创
作中真正“与时代同
步，与人民同心”。

□吴志菲 余果

贺敬之

西安北大街十字东北角屹立着几座高低错
落的大楼，这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陕西人民出
版社的办公楼。大门坐东面西，朝向北大街，大
院内右边十五层大楼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左边九
层出版大楼内曾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三秦出
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
位。另外，未来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初成
立时也在这个大院，临北大街一层的新华书店也
在这座楼内，1985年前后搬出。这座大院，可称
为出版大院，陕西出版界的半壁江山就位于此。

而我在北大街上，去的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
陕西省新闻出版大院，因为这里我认识的人多，
打过交道的人也多。最重要的是有和我在铜川
歌舞团一起工作、生活了 8年之久，风雨同舟，亦
师亦友的李天增老兄，他曾长达十来年担任陕西
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处长，为出版局副巡视员，
并任《书海》杂志主编，还是陕西出版总社编审室
副主任、陕西省出版工作者协会、陕西省图书评
论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参与创办了未来
出版社，为首任副总编。

我 1993年因李天增老师的推荐被聘为该局
的图书审读员，一干就是近 5年。因经常在图书
处办公室坐班，还受聘担任过陕西省图书评论学
会主办的大地文化丛书编委会的执行主编。当
时图书处跟我合作最多的就是年轻的高云飞、张
炜和党靖。高云飞和我合作一起主持大地文化
丛书，并任副主编。可惜高云飞英年早逝，离我
们而去，我还写诗悼念过他。而张炜如今已是陕
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的董事长。还有党靖，也干
得不错，现任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

从出版局大院中走出了数不清的陕西作家、
学者、编辑家，陕西的四位散文家刘成章、贾平
凹、李佩芝、朱鸿，就是在这里闻名全国文坛的。
其中刘成章，20世纪70年代在延安歌舞团创作研
究室当主任时，我就认识他，接着他调入西安，先
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副主任，《绿原》（后改
名《文学家》）杂志副主编，任过陕西出版总社副社
长，陕西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他的散文集
《羊想云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贾平凹从西北大

学一毕业，也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当初他正
是从这里起步的。最后他获茅盾文学奖，任中国作
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李佩芝为陕西最具影
响力的女散文家，因为他弟弟李昶怡是我西北大学
作家班的同学，是宝鸡市作协副主席、《西秦文学》
主编，我们来往很多，可惜他们姐弟俩都英年早
逝。但李佩芝在散文界的重要地位却是公认的，她
的散文集《小屋》《渴望》分获全国散文大赛二等奖、
三等奖；最年轻的是朱鸿，如今是陕西师范大学教
授、陕西作协副主席，兼散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他
们四位各有建树，称得上是陕西的四大散文家。

这里有学者型作家、评论家李贵仁，任过华
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大型文学期刊《文学
家》主编；有学者型作家、评论家陈华昌，任过太
白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陈华昌先生出
版过《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苏东坡》等著
作；还有以西安世园会会歌《送你一个长安》而
影响五洲四海、时任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

薛保勤，他出版了诗歌集《青春的备忘》《送你一
个长安》等著作，有两个作品获全国精神文明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薛保勤在任陕西省
社科联负责人时，就和我成为关系密切的诗
友。再有陕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惠西平，他在
太白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室主任时，就和我来往
密切，对我出书也多次给予关顾。

出版局大院走出的名家太多，我也只能专写
和我有交往、熟悉的朋友，其中还有当年插队陕
北的北京知青、作家高红十，她曾和陶正等，创作
出轰动一时、影响了一代人的长诗《理想之歌》，她
北京大学毕业后，二次插队回延安南泥湾，当年影
响之大，红透中国半边天。接着她进入陕西人民
出版社，任大型文学期刊《绿原》编辑，后调回北京
担任《中国法制报》周末部主任，高级编辑。还有
北京知青、作家陈泽顺，后调回北京任华夏出版
社常务副社长。他们都是当年知青中的精英。

陈泽顺是路遥延安大学的同学。我和陈泽
顺的关系，就是 1993年前后我被聘为图书审读
员时，一次向省出版局图书处处长李天增推荐
出版《路遥文选》。李是个极热心的出版家，他
当年主管着陕西图书出版的选题规划，立马就
找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并定下了出版计划和
选题，让我先到路遥家中商谈，探一下路遥的
口风。记得路遥强调了两件事，一是书名要
叫《路遥文集》，不叫《路遥文选》；二是要他的
同学陈泽顺当责任编辑。也就是因了路遥，
我才和陈泽顺多了交往。在此期间，李天增
给我说：路遥带病骑自行车给他送来签名的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三卷本《平凡的世界》。

这一切已成为历史，如今的出版局大院门
口的新华书店依旧在，位于北大街与西五路十
字拐角的十五层大楼上只留下陕西人民出版
社，以及大院内正对大门的黄颜色的四层楼上
的陕西电子音像出版社。其他的三秦、科技、
太白、美术出版社都搬到曲江新区登高路
1388 号陕西新华出版传媒产业大厦办公了。
而朝北门向后宰门那座旧楼也成了西安市中心
医院的办公楼。 □朱文杰


